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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反对声中悄悄举
行了婚礼

!"#"年，徐贤乐赴台，似是上帝专门安排
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
悲剧大戏。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
前者已是七十五岁的老男人，后者属五十三
岁的中老年妇女。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
乐的一笑一颦都令蒋梦麟觉得有无限美感。
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失去陶曾榖的
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情，挥毫
泼墨修书一封，派员驱车送与徐贤乐府上。其
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
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
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正式向徐
求婚的开始，也是他婚姻悲剧的肇端。

蒋、徐二人半明半暗拍拖了三四个月，徐
贤乐基本上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
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他结合，自己不会吃亏，
还略占便宜。于是开始加快步子把二人的关
系推向深处。

而蒋梦麟干脆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
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
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

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 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敻词!调寄诉衷情

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
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
字：“敬献给梦中的
你”。

蒋梦麟整日琢磨
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

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
起了上自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
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蒋梦麟领导的农复会
上下反对尤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
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
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
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
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梦麟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
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日
后，随着蒋、徐二人的官司展开和胡适信件的
公布，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
堂姐妹，并不是一人。

总之，从台湾高层到蒋梦麟本单位的同
僚、朋友，反对蒋、徐结婚的呼声日渐高涨。本
来就对蒋、徐婚姻持反对态度的胡适，也不顾
因病住院治疗，于深夜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
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
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
的情感加策略倾泻而出。

信中，胡适对徐贤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
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
《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徐贤乐如何不好，甚
至阴险毒辣。不仅如此，胡适还在信中为蒋梦
麟安排起了后事，书曰：“结婚之前，请律师给
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
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穀的儿女，留一股为后
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
托金’，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事，专用
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
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全由信托金董事多数

全权处分。”
在胡适眼里，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

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
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
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
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
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斜刺里插进一杠子。他三
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摔入废纸篓中。多亏
秘书事后把信拾起并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
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
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
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徐
贤乐共结百年之好。但蒋梦麟也知道反对面
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
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
与身边几个谋士的暗中操纵下，决定采取悄
悄的方式，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 !"$%年 &

月 %'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与徐贤乐
秘密举行了婚礼。

胡适坚定地认为蒋梦麟
的婚姻不会长久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被
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
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
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
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
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
弱。我自陶曾穀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
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
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

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
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
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
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

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驱车到

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
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
地度蜜月。《大华晚报》《联合报》等作了追踪
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
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作料。

刚出院回到南港研究院宿舍的胡适也听
到了这一“喜讯”，并且知道了自己写给蒋梦
麟的信的结果。

胡适在给蒋梦麟的信的最后一句话特别
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
里”，意思是不要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
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
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全盘
托出。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
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
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饭后的谈资和胡氏自
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
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归台北后的 &月
($日，蒋梦麟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
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
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老
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
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
气也很好，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
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
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
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
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
现，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年 *月 +!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
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地出现，只是民
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
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
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
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2）
! 岳南

" 新婚燕尔的蒋梦麟$右一%与徐贤乐$右二%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 ! !"#收藏不尽的壶

唐云特别欢喜这把小巧的井栏形的曼
生壶。有一次，笔者和他讨论中国茶具发展
时，曾议论到茶具的大小问题：“从茶具的发
展史上来看，到了宋代就盛行茶盏，使用托
盘也更为普遍。在我们北方，把茶盏称作茶
盅，有的比酒杯略大一些，实际上是一种小
型的茶碗。我去四川，游走了各地，也多用小
型茶盅，饮者都欢喜使用，这有什么道理？”
笔者问道。“茶具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
古今皆然。茶具小，每客一把，任其自斟自
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味不涣散，味不耽
搁。茶具过大，不仅香味易散，而且注入开水
多，热载量大，容易烫熟茶叶，使茶汤失去鲜
爽气味。”“我不懂壶，但我欢喜壶铭，那里蕴
藏着许多哲理，洞察人生，不知先生对壶铭
有何高见？”我问。“是的，自古以来就有‘壶
随字贵，字以壶传’的说法，没有铭文的壶，
则传之无名，在历史上会很快被人忘却的。”
唐云说着，又从柜子里拿出几把用锦盒封装
的茶壶，把壶铭一一指给我看：却月壶：“月
满则亏，置之座右，以我为规。”子冶壶：“翠
雨潇潇，人过茶寮。”百衲壶：“云山百衲，非
食是乞，惟浆是乞。”石楳壶：“范佳果，试槐
火，不能七椀，兴其唯我。”唐云指着这些壶
铭，说：“前朝行家对题铭有切壶、切茗兼切
壶形之要求，这些壶铭都达到了‘三切’的要
求，石楳壶的壶铭的含义既状其形，复嘉其
名，极为生动；百衲壶铭也好，阐明百衲壶不
乞于食，而乞饮于茗，贴切地表达了壶的用
途，又富韵味。这些隽永的铭文与壶的别致
外形交相辉映，互为衬托，取得浓郁的美感
和意在言外的艺术趣味，从而把实用的紫砂
茶壶升华为艺术珍品。”“你的‘八壶精舍’不
止八把曼生壶，还有别的壶吧？”我问。唐云
莞尔而笑，不无自豪：“前人有‘百壶斋’，我
虽无百壶，几十壶还是有的，不能一一给你
说出它的来去。你看这两把时大彬制的壶，
一曰‘时大彬袱印壶’，一曰‘僧帽壶’，你看

这僧帽壶，多像和尚的帽子。时
大彬曾经做过一把活络茶壶，犹
如七巧板，可以拼合，也可以拆
卸。这把茶壶由上下左右前后
六块拼成，注茶入壶‘渗屑无
漏’，名叫‘六合一家’壶。供春

制壶更有噱头，他烧制成一把褐色的壶，贮
满茶水后，壶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复原一
分，斟光则通身还原成褐色。”“药翁啊，药
翁，难怪你的肚皮发达如壶，原来里面装的
都是壶的故事。”我说。“收藏不尽的壶，讲不
完的故事，人生也是如此。”唐云笑吟吟，又
像一尊弥勒佛。
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相引而来”。既然唐

云以藏壶名于世，以饮茶名于世，对茶叶罐当
然也是欢喜的了。不只是他自己去寻找茶叶
罐，别人发现好的茶叶罐，或奔走相告，或代
为购买，这样就有许多名人收藏过的茶叶罐
汇集到他这里。
有一次，唐云去古玩市场，看到一个沈尧

臣制作的茶叶罐子，原是丁辅之的旧物，不知
为什么流落到古玩市场。丁辅之是唐云的老
朋友，按理说，唐云欢喜茶叶罐，丁辅之应该
是知道的。但是，那时的朋友之间有一个不
成文的相约：朋友之间有困难，有力则相助，
无力就相慰，不助不慰，也不向朋友购买故
物。困难人家即使要变卖旧物，也不要朋友来
买。卖和买都是古董商从中经手。唐云知道丁
辅之变卖家中的旧物，知道丁家有了困难，立
即送款去资助丁家。办完这一切之后，唐云
从古玩市场把这个锡制的茶叶罐买了回家。
沈尧臣是明末的制锡工艺人，他制作的锡器
特别精致，在当时就有“张铜沈锡”的盛名。
这只茶叶罐上有铭文：“爱甚真成癖，赏多合
得仙。”罐底刻有：“君子永年”的字样。

在唐云收藏的锡器中，还有沈尧臣的长
兄沈雝（存周）制作的“瓜形水壶”。壶上刻有
诗句：绿荫漫竹架，瓜熟喜新秋；堪作学人馔，
恬然兴味幽。那个刻有“眉上白”的茶叶罐，
还刻有“泽润诗花”的字样，刻的诗句为：垂叶
似碧，结实如金，书窗闲对，抱膝长吟。

诗后落款为“竹居主人”。这位“竹居主
人”不知为何许人也。如果真的九泉有灵，知
道他的旧物现在归大石斋主人唐云收藏，定
会感到欣慰，含笑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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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又有谁去告诉他呢

徐副局长没有料到新来的局长会突然插
手此事，一时颇觉意外，脸色有些尴尬僵硬。
“这件事，我会去找梁局长说明的。”隔了片
刻，徐副局长好像缓过了神来，以领导的口气
冲着关锋说道：“关队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取消今天的会议。顾斌的案子，你们无权做任
何决定。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的命令？梁
局长的命令就是上面的命令啊。”周警官不买
账。“是更上面的命令，明白吗？！是
葛书记的指示！”副局长的眼珠像是
马上要从眼眶里掉落下来一样。

全场哑然。关锋更有些手足无
措，呆了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对
大家宣布散会。
“关锋，你要记住，当初是谁把

你提升上来当队长的？是葛书记，不
是梁局长，懂了吗？”徐副局长等会
议室里的人陆续散去，只剩下关锋
和周警官两个人后，对他们尖刻地
训斥道：“你们给我记住，市局是受
市政法委葛书记管辖的，今后少拿
梁局长来唬人，懂吗？”说完，他哼了
一声，摇摇摆摆离开了会议室。

关锋纳闷了好一会儿，忍不住
对周警官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师
傅，你说怪不怪，徐副局长怎么会知道我们正
在开会讨论顾斌的事呢？我可是临时把大家
叫来的啊。”“是有点奇怪，他的嗅觉怎么如此
之灵，会从天而降呢？”周警官也感到蹊跷。
“刚才开会时，又没人离开过会场，又有

谁去告诉他呢？”关锋继续猜测道。
周警官坐下来，闭目养神似的思考了一

阵。忽然一拍大腿叫道：“哎呀，这还不简单？
刚才开会时，一定有人在会议室里用手机悄
悄给徐副局长发了信息，告诉他我们正在开
会讨论立即释放顾斌的事，所以他才火急火
燎赶来了。”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被周警官

一提醒，关锋这才恍然大悟。发个短信，这真
是又快捷又隐蔽的动作啊。很明显，经侦总队
里一定有徐副局长的心腹！

王根宝接到 , 市公安局徐副局长的电
话后，马上让司机驱车将他送到了一家叫菲
菲的足浴俱乐部。

王根宝一到门口，两位身着短袖紧身旗
袍的迎宾小姐就迎上前来，嗓音整齐地热情
招呼着“欢迎光临”。
王根宝问她们说：“你们值班经理在吗？”
话音未落，只见一位穿着深色套装的年

轻女子从电梯门口那头快步走了过来，走到
王根宝面前问他是不是大发矿业的王董事
长？“是的，我就是。”王根宝说。“我是小刘，
是这里的经理。”女子自我介绍着，“徐先生正

在楼上等您呢。王董事长，您请吧。”
她边说，边朝大厅一侧一个身着中式
制服的男服务生招了招手道：“送这
位贵宾到 -号 ./0包房。”

.- 包房就在二楼左手第一间。
男青年在门口停下，举手在门上轻轻
敲了几下，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
音：“请进。”王根宝有点纳闷，里面怎
么会有女人呢？等推开 .-包房的门，
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脚摩床上的徐
副局长，另外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妙龄
女郎正从他旁边站起身来。
“王总来啦。”徐副局长刚才是躺

着的，见王根宝进来就坐起身子来打
招呼。“你好，徐局。”王根宝上前几
步，伸手和他握了握，然后很自然地
转眼看看站在一旁的女郎。这个女人

长得很漂亮，二十七八的年纪，皮肤细白光
洁，身材曼妙，上下曲线凹凸有致，那副站姿
更是有着撩人的韵味，会让男人看着心动。
“来来，我来介绍，”徐副局长说道：“她是

这里的老板娘菲菲，全名欧阳芳菲。”
王根宝想，原来是这里的老板娘啊。他忙

向那位老板娘挥手致意：“你好，幸会了。”
“菲菲啊，这位呢，就是我经常对你提到

的王大老板，大发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老板啊？能见

到您真的太荣幸啦。”老板娘大惊小怪地娇声
说着，向王根宝伸出她的纤纤细手。
“以后让王老板多来照顾你的生意。”徐

副局长笑着道，一只手自然地拍了拍老板娘
的臀部。“那就太荣幸了，王老板，现在我们认
识了，您这位大老板以后可要多多光临鄙店，
照顾小妹我的生意哦。”老板娘脸上布满职业
性的微笑。“一定一定，我会经常过来。”王根
宝随口答应着。


